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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挚的友谊 真诚的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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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讲述的是我个人与德国科学家之间所建

立的友谊与合作的故事。一滴水可以折射出太阳的

光辉，一个体细胞可以克隆出完整的生命个体，他

的故事也许可以点滴地反映出中国科学院与德国

马普学会长期合作的昨天、今天和它的更美好的明

天。

我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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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，学的是生物

物理学。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

所。当时的所长是贝时璋教授，他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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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在德国

土宾根大学动物研究所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。我与

德国科学家的交流与合作是受到贝时璋教授的德

国情结的深刻感染，得到他的鼓励、教悔和支持。贝

时璋教授已经
&$&

岁了，他始终对德国人民和德国

科学家有着深厚的感情。去年的
&$

月是他百岁华

诞，他在
)

月
%$

日约我到他家，共同讨论了许多科

学问题。一个多小时的讨论，德国话题占到了很大

的比重。我们谈得很开心，因为我也有德国情结。我

的德国情结，有一部分来源于从小受到的教育和阅

读。我曾酷爱德国诗歌，像歌德、席勒、海涅；我爱德

国古典音乐，像巴赫、贝多芬；我爱德国哲学，像康

德、黑格尔、马克思和恩格斯，我爱读《自然辨证法》

和 《反杜林论》；我更崇敬德国的世界级科学大师

们，像爱因斯坦、马克斯·普朗克和海森堡。

当然，我与德国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的

往来，还主要是共同的科学研究兴趣。在上个世纪

,$

年代，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视觉生物物理研

究室主要从事仿生学研究。当时，我对德国马普学

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赖夏特教授的昆虫信息加工

的研究方向非常有兴趣。他与另外的一位生物学家

哈森思坦博士共同研究的《甲虫视动反应的自相关

模型》的巧妙设计和控制论思想的出色体现，使我

非常向往到他的实验室进修学习和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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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我国在经过十年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

革命”的“浩劫”之后，改革开放的“门”初开，我被选

派到北京语言学院德
-*

班进修德语，准备派往德

国进修。在所填的志愿中，我第一志愿就是到赖夏

特实验室，但是德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
./00/1

通

知我是到第三志愿———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奥

特鲁慕教授那里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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奖学金的资助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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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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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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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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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我在德国慕尼黑大学生命科

学院动物研究所生物控制论课题组进修学习。我很

喜欢慕尼黑这个城市，它美得深沉。动物研究所是

很有传统的，著名的蜜蜂舞蹈语汇的发现者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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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冯·弗利希曾是该所的所

长。经过两年的“拼搏”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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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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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
"#
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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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在德

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以“特优”总成绩通过自

然科学博士论文（
/343534678

）答辩。当时，
/00/

负责

与中国学术交流事物的伯兰特·多恩博士在她的一

封祝贺函中告诉我，这是二战以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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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中国内地的

科学工作者在联邦德国获得第一个博士学位。这要

感谢我的博士导师斯穆拉教授。当他建议我争取完

成博士论文时，我曾“极左”地告诉他“中国不需要

博士学位”，他却回答我“将来需要”。中国的博士学

位制度是从
&),#

年开始的。

———我与德国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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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慕尼黑期间，经著名的学者奥特鲁慕的介

绍，我去土宾根大学城访问了赖夏特所长。当时，我

心情很紧张，还有些害怕。赖夏特所长亲切的谈话

立刻把我“解放”了。他告诉我为什么他当时没能接

受我到他的实验室。这是因为经历了
$%&'

年的农

村“四清”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十年的“无产阶级文

化大革命”的“浩劫”之后，我的科学活动是“一穷二

白”
(#

我没有任何的科学经历可以提供。但是，初次

见面赖夏特对我十分好感，他用德语讲了一个谚语
(

推迟不等于取消。我从慕尼黑大学回到中科院生物

物理研究所工作了两年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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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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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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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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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我终于来到德国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，

从事家蝇视觉系统“图形背景”分辨研究(

这是我第

一次用飞行模拟器进行研究
(

感觉好极了。我“迷上”

了飞行模拟器，在这期间，我与赖夏特所长合作，发

表了两篇科学论文。

在这两年的时间里，我初步学到了马普学会生

物控制论研究所的创新科学文化，德国科学家的一

丝不苟的科学作风和严谨的治学和敬业精神，给我

留下了深刻的烙印。我在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

所的实验室在低层，赖夏特的办公室刚好在我楼

上，他经常让我到他那里讨论问题。 他在黑板上推

导公式，讲解，黑板的左上方粘贴着一张爱因斯坦

推导公式的照片。赖夏特教我，要学会敏锐的思考。

我真的“思考”了，一次，他让我阅读他的一篇正在

回修的稿件，我发现了一张图有错误。我思想斗争

了好久，才“鼓足了勇气”对他讲了，他沉思了好一

会，最后点头肯定了我的意见，并谢了我，在正式发

表时，他对图也做了修改说明，这使我更加地尊敬

他。我理解了“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”的科学文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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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我从德国回到了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。为

了能使我在国内开展研究，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

究所的精密仪器车间给我加工了关键仪器，特别是

飞行模拟器，使我能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开展

研究工作。在这期间，我又几次到马普学会生物控

制论研究所，进行短期科学合作停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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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，我来到了科研路上的一个抉择点上。

这一年的夏天，在北京召开了第
)%

届世界昆虫学

大会。由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盖茨教授（著

名昆虫行为生理学家），与我共同策划一个小型的

关于昆虫视觉信息加工的会议。会上，德国乌尔茨

堡大学的海森堡教授的同事蓝哈特博士做了果蝇

视觉学习、记忆的研究报告，是在飞行模拟器上做

的。我兴奋极了，立刻提出向海森堡教授学习和合

作的请求。其实，这次合作是不对称的，我实际上是

学生。我这个要求得到了海森堡教授的积极回应。

于是，我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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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岁末来到乌尔茨堡大学，然后又

到土宾根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
(

用总共
&

个

月的时间学习和工作，后来我分别与海森堡，盖茨

在国际著名杂志《学习与记忆》上发表了两篇研究

论文。更让我难忘的是，在不让我知道的情况下，马

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在盖茨教授的指导下，秘

密地给我加工了我最需要的实验系统的主要部件。

在我即将离开回国之际，他和车间的那些工人师傅

们给了我一个巨大的惊喜，让我感动得流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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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经过乌尔茨堡大学的蓝哈特博士将这套仪器改

装成研究果蝇视觉学习、记忆的系统，使我有可能

在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以果

蝇视觉操作式条件化为评价范式的学习记忆实验

室。这期间我们发表了
!,

多篇科学论文，包括一篇

发表在美国《科学》上
(

培养了十几位博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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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))

月
!-

日，我又来到了一个重要的抉

择点。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成立神经科

学研究所，我被聘建立果蝇学习、记忆实验室，这时

我向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盖茨教授紧急求

援，马普学会生物控制论研究所又伸出了援助之

手。 盖茨教授在给我的回信写道，他们决定在两院

两所合作的框架下，赠送另一套可以研究果蝇学

习、记忆的自制的实验系统。我曾在马普学会生物

控制论研究所使用过这套仪器，并与盖茨共同发表

了研究论文。当我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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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'

月去马普学会生物

控制论研究所接受仪器设备赠送的时候，盖茨教授

和我们一起包装，一位将近
&*

岁的著名教授，跪倒

爬起地和我们一起打了十几件大纸箱，而且他的腰

还不好，用中国人习惯的话“不怕苦，不怕累”，真的

使我非常之感动，今生难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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